初看承教小記這本散文集時感覺此書行文優美而顯淺，以為大部分文章都只是平鋪直敘，大概描寫作者一般日常生活鎖事、大自然景觀、動植物生態以及一些街景人 物。但當我細意閱讀過後，感覺之前那種錯誤的觀念真是褻瀆了本書作者的崇高精神，明白到作者寫作對象主要是學生和青年讀者，因此用語不需很深，最重要是讓其讀者對她的感受有所共鳴及明白過中道埋，於是每篇散文看來像簡意地描寫，但事實上卻蘊含無限心思、喻意，篇篇均兼及情與理，細看之下，真是不難探索出本書的真蒂。 

　　另外，此書乃是結集小思在不同時期寫的散文而成的， 所顧及的範圍很廣，內容極為豐富，所寫的大都以抒發作者感情為主，亦有以說教道理為題的作品，依我看來，全 本散文集大至上可分為七部分。第一部分為閒情緻趣「小思」，這部分的文章描述小思常閒覽街中的人和事，或許 由於她是一位女作家，縱生活在分秒必爭的現代社會亦擁 有一分閒情緻趣，細心地留意身邊發生的每件事。第二部 分為一組懷舊的散文，小思在這組數篇文章裏說出她對懷 舊的感情和態度，更藉著懷念舊物來回憶意年往事。第三 及第四部分則為描寫小思日常生活體驗和個人情感，寫來 明白顯淺，使讀者能加深了解作者。第五部分為說理的一 組散文，小思在這組篇章分別以蛾、盆栽一類為人熟識的 事物來道出真理。至於第六組則是承教小記，這是全書的 要旨所在，所佔數量亦為全書之冠，共有十七篇，所寫的 包括有悼念唐君毅老師及一些教人自勉的作品。最後一部 分為抒發中國感情的一組文章，這份中國感情十分偉大 是小思把自己的個人感情推廣及於更高的層次而成的，可見小思對我國文化擁有深刻的感情。 

　　以上七組不同類型的散文，分別表現出小思對不同的人 和事的個人情感，以及帶出一些警世道人的事理，意義極 大，使人讀後獲益不少。 

關於本書的作者
　　本書作者為小思，原名盧瑋鑾。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生， 廣東省番禺縣人。

　　 一九六四年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入讀新亞 四年間，小思深受唐君毅老師影響，聽了許多關於儒家思 想、國家民族文化及為人原則等問題，學習了堅守原則， 待人以愛以恕，熱愛中國文化。從唐老師身上，她明白到只有自我反省才能戒除缺點，繼續面對將來。小思十分敬重唐君毅老師，認為他確是一位好老師，而且唐君毅先生 的〈人生之體驗〉又曾在小思失意自因時使她重新振作， 確定人生目標，轉入人生道路的另一里程，正因如此，小 思立志做一位老師，承擔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一九六五年 小思入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獲教育文憑，此後曾任教多家中學中文教師以及香港大學中文系，現任教於中文大學 中文系講師，充分地表現出她對「承教」思想感到意義重大。

　　小思童年時居住在灣仔一帶，身邊的事物、人物、建築 物對小思來說均是親切而熟識，而數十年後當她故地重遊， 發覺四周的景物都有很大的轉時，心中不禁泛起一股懷舊 之情，段段童年往事不停地浮在腦海裏。這種情懷，如果 不是生活在灣仔這只個在數十年間發展迅速的舊社會內， 相信是十分難體會得到的，現在高樓臨立和以前傳統唐樓 鮮明的對比，尤使作者更加懷念往事，倍覺時間飛逝，速 使她要以文章抒發其懷舊之情。

　　不知是否文人多閒情，還是小思獨愛對每樣事物觀察入微，大至天下國事，小至一隻飛蛾，她也對之有所深思、 有所動情。雖縱然她從事多項文學研究工作及參予各種文學活動，但每當閒時她便會放下所有工作，靜心留意身邊 事物，關心一切早已被人遺忘的事物，盡情地抒發她內心的情感。 

情緻趣 「小思」 

　　現代人生活節奏急速，尤其在香港這種地方，時時刻刻 也在和時間競賽，繁重的工作使人忙得透不過氣來，相信 絕大部分的香港人也不會有閒情去靜心留意四周的人和 事。但至少，本書的作者小思擁有這樣的閒情緻趣。

　　小思確是這樣的人，每天她面對著眾多的工作，既要上課教導學生，回家又要改卷子，有時還要努力於文學創作方面，縱是如此，她仍不忘抽空在閒時細看身邊景物人事的變遷。如在〈巷〉一篇中，作者有這樣的看法:「一條長巷也好，一帶狹胡同也好，春夏都會惹人雅興。」可見小思 對小巷這一類常被人漠視的路徑也有一番懷緬之情，就算 只是聽聽自己的步履，看看巷上的過客，或只是等待揚起 的叫賣聲也有另一番風味，即使身在交通大道中她也不忘 狹窄的小巷小街，這種情懷，實現代都市人所沒有的。除 了〈巷〉一篇外，作者亦分別在〈逛閒街〉、〈街景〉、 〈鹹魚欄〉及〈一陣冷氣吹來〉中流露了這種閒情溢緻， 逛閒街讓作者看到平日不留意的人和事物，靜心留意花布 街的街景、店鋪售賣員使作者發現其樸實和具地方色彩的 一面，一條擺滿菜攤魚攤的小街能使作者細意觀察身邊每 個人的動作神情，即使只是一檔小小的鹹魚欄也令作者留 下深刻印象，引發無限情思。

我 們 ， 一 個 不 記 恨 的 民 族 ！
　 　 我 們 ， 與 生 俱 來 ； 有 時 顯 得 無 可 選 擇 ， 竟 然 ， 並 不 記 恨 ！ 
　 　 可 是 ， 為 甚 麼 ， 同 時 ， 我 們 卻 要 承 受 許 多 苦 楚 ？
　 　 慘 痛 過 去 了 ， 恨 過 去 了 ， 可 是 ， 戰 爭 ─ ─ 許 多 不 同 形 式 的 戰 爭 ， 還 一 面 陰 沉 的 等 時 機 。
　 　 我 們 不 記 恨 ， 我 們 不 流 淚 ， 我 們 不 憤 憤 ─ ─ 
　 　 我 們 不 自 己 磨 損 自 己 人 ， 不 磨 損 民 族 自 尊 ， 我 們 踏 實 幹 好 自 己 該 幹 的 ！ 


　 　 以 上 的 每 一 句 ， 每 一 個 字 ， 都 令 我 印 象 極 之 深 刻 ， 因 為 以 上 的 每 一 個 字 都 扣 人 心 弘 ， 發 人 心 醒 。 自 明 末 開 始 ， 中 國 便 不 斷 地 飽 受 著 外 憂 內 患 的 煎 熬 ， 先 是 被 滿 族 人 所 統 治 ， 到 了 後 來 先 受 到 西 洋 人 的 欺 凌 ， 再 受 到 東 洋 人 的 侵 略 。 好 不 容 易 ， 才 熬 到 民 國 初 年 ， 以 為 出 了 一 個 英 明 的 總 統 1 ， 那 知 卻 被 那 該 死 的 袁 世 凱 奪 去 了 。 滿 以 為 最 難 過 的 亦 熬 過 了 ， 可 以 好 好 地 休 養 生 息 ， 卻 又 發 生 了 國 共 內 戰 ， 國 民 黨 退 守 臺 灣 ， 從 此 便 產 生 了 兩 個 中 國 。 清 除 異 己 後 ， 開 始 了 個 人 崇 拜 的 年 代 ， 到 了 後 來 ， 竟 被 那 最 受 人 崇 拜 的 統 紿 者 煽 動 了 一 場 長 達 十 年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 三 年 零 八 個 月 、 八 年 抗 戰 、 十 年 文 革 、 十 萬 八 千 里 長 征 ， 一 個 個 簡 單 的 日 子 ， 包 含 著 一 個 個 充 滿 恥 辱 、 血 淚 的 日 子 2 。 

　 　 中 國 ， 好 像 和 戰 爭 結 下 了 不 之 緣 ， 不 是 外 憂 便 是 內 患 。 我 有 時 會 問 蒼 天 ： 『 到 底 中 國 人 犯 了 甚 麼 十 惡 不 赫 的 大 罪 ， 得 罪 了 你 ？ 為 甚 麼 戰 火 永 遠 要 冤 魂 不 息 的 附 在 這 片 可 愛 的 黃 土 上 ？ 是 你 認 為 我 們 的 民 族 人 口 太 多 ， 還 是 因 為 我 們 曾 經 竊 瀆 了 你 的 名 ， 要 懲 罰 我 們 ， 好 像 那 些 以 色 列 人 3 一 樣 ？ 』

　 　 曾 有 人 把 中 國 比 喻 為 一 條 沈 睡 的 巨 龍 ， 有 朝 一 天 甦 醒 ， 必 會 一 鳴 驚 人 。 中 國 啊 ！ 你 何 時 才 甦 醒 呢 ？ 你 可 知 道 我 們 所 有 千 千 萬 萬 的 同 胞 都 在 期 待 著 你 的 甦 醒 ？

　 　 不 記 恨 ， 過 去 的 已 過 去 ， 但 我 們 真 的 應 該 不 記 恨 嗎 ？ 恨 ， 或 許 是 有 點 無 謂 的 ， 但 對 於 長 久 仍 得 不 到 適 當 的 賠 償 和 道 歉 4 ， 又 豈 能 不 恨 得 咬 牙 切 齒 ？ 是 的 ， 我 們 應 該 努 力 面 前 ， 幹 好 自 己 該 幹 的 事 。 但 我 仍 覺 得 我 們 應 為 千 千 萬 萬 無 辜 的 犧 牲 者 討 回 一 個 公 道 ， 亦 應 叫 那 些 無 恥 的 侵 略 者 公 開 承 認 錯 誤 ， 作 出 適 當 的 賠 償 。

　 　 有 時 我 亦 會 想 ， 這 怪 得 誰 呢 ！ 要 不 是 自 己 不 爭 氣 ， 怎 會 落 得 如 斯 下 場 ？ 領 導 者 不 理 會 人 民 因 苦 難 而 發 出 的 哀 嚎 ， 只 顧 各 自 貪 贓 枉 法 ， 既 不 為 貧 苦 大 眾 改 善 生 活 質 素 ， 也 不 為 千 千 萬 萬 曾 受 屈 辱 的 人 民 討 回 公 道 。 這 也 難 怪 的 ， 自 從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四 日 5 開 始 ， 竟 然 有 人 要 一 隊 隊 的 保 衛 人 民 的 軍 隊 荷 槍 實 燀 ， 架 著 坦 克 車 ， 以 武 力 去 消 滅 我 們 最 優 良 且 為 了 國 家 而 不 惜 犧 牲 性 命 的 大 學 生 。 我 們 有 甚 麼 資 格 去 記 恨 呢 ？ 要 追 討 ， 要 記 恨 ， 我 想 ， 首 當 其 充 的 ， 非 我 們 偉 大 的 當 權 者 莫 屬 ！

　 　 巨 龍 啊 ！ 到 底 你 何 時 才 願 從 沈 睡 甦 醒 呢 ？




	黃繼持稱道小思散文情理兼備，試就《承教小記》一書加以闡述；並略談閱畢本書後，你得到的啟發。


	小思的散文情理兼備，因為它們在寫景寫情的背後能對生活的感悟作解釋並帶出人生道理。例如她懷舊的作品，如《舊與新》及《電車》二文，基本上道出了她對古老如電車等事物的感情，說明自己對過去的一份依戀。但另一方面，《電車》一文也不至濫情，因為她也透過電車被其他車代替說明人生不斷在變，社會亦在向前走。同樣在《舊與新》一文中她淺淺道出想起過去的人和事時那份「有點溫馨，又帶點蒼涼」的感覺。但在抒發此種情懷的同時她仍能客觀分析人們何以會「懷舊」，亦說明新一代的人怎樣在沒經過「舊」下去懷舊。凡此例子足見她情理兼備。

小思在《承教小記》一書中不乏說理的文章，但它們往往亦包含了作者的一點濃情。例如在《雞仔蛋》一文中，作者明顯地在責問人們是否真的要為科學而犧牲雞仔蛋。可是，在帶出這點道理同時，她亦不忌言自己可能被責「婆媽」，因為她是基於對「蛋」的同情而出此言的。這也證明了她的文章情理兼備，一方面對科學探索作出了理性的疑問，一方面又沒有掩飾自己的同情。同樣地，對於身邊的小動物的描寫，如《蝸牛》及《蛾》等散文，她亦表現了自己兼顧情與理的思想。在《蝸牛》一文裏她坦白地表露了自己為蝸牛的命運感到「悲戚」。與此同時，她卻又能從中得到啟悟，道出蝸牛的宿命大概出於牠們過份執著，那不願離開行人路的性格。在《蛾》一文中她懂得蛾飛向燈是由於其科學構造影響的，但她在理性地思考這原因時亦不忘對蛾的命運感到一點可惜，因而稱之為「悲劇」。但從中她又能帶出人，跟蛾一樣，該學習選擇，分清楚該朝向那種光。這也表現了其情理兼備。

書中差不多大部份文章皆充份表現了作者情理上的平行。就算簡單如《苔》一文，表面抒發了自己對著盆苔後「宛似精神沐浴，悠然清新」的感受，但內裏不忘說明在繁忙的生活中該靜下來，否則忙碌只會「燒得人打從心底焦起來」，變得不健康。這樣作者在說理時亦包含了情感。

以上種種都表現此書情理上的兼備，而這亦給我在寫作上一點啟發。我非常欣賞作者能用短短的文字道出道理同時不忘抒情。例如在《塌包山》一文中帶出小心謹慎的重要。雖然作者沒有刻意表現自己對受傷的人的擔心之情，可是亦淺淺地包括其中。古代中國作家如白先勇亦曾努力透過學習西方文學而改掉濫情的寫作手法。我渴望有一天能像作者般在看見如塌包山般使人感到不安的情況下仍能理性客觀地分析情況，從而使自己的文章能更有道理和客觀。

小思的散文亦使我明白師生間的情誼的可貴。作者在《師承》一文道出豐子愷的學生表面上學不到老師的技藝，但實質上潛而默化下學會了做人要溫厚。我深信在老師身上每人也能得到一點有用的東西，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發掘。其中很重要的便是透過耐心的聆聽。在《為甚麼不聆聽》中我明白到留心和以開放的態度聆聽的重要，因為我們若不懂真心聽可能便不能得到真切可貴的精萃。

最後，我亦更明白「偉大」的真正意義。正如作者在《也談魯迅》中所言，真正的偉大見於小事上的努力，在平凡中尋找不平凡，這提出我們做人也要有如《挑山》中的挑山者般的勇氣不屈地向前走，像《敲鐘者》般永不言棄，不屈於風雨下。我因此明白每個人在世上的貢獻也很重要，因為一個敲鐘者已能使很多學生受教，如陶知行先生般造福人群。因此，我們也該「敲到無力才罷休」。

閱畢本書後使我明白做人不可以太執著，有如《老人與魚》的老人和《蝸牛》般。人定要堅毅但在確立目標時也要小心。為了虛無飄渺如大魚般的東西而執著對自己不一定有益，甚至像蝸牛般招致滅亡。最後，我希望也能學習作者多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因為原來連一隻《小酒杯》也有其蘊含的道理。人生盡是可以寫的題材，我希望能好好把握，寫出一些有意義的好文章。


 

 

以 下 ， 我 將 會 評 論 及 分 析 承 教 小 記 的 兩 篇 文 章 ， 蛾 及 那 不 是 燈 蛾 。 蛾 是 作 者 對 蛾 撲 火 而 死 的 宿 命 的 評 論 。  不 是 燈 蛾 是 作 者 對 八 十 年 代 初 的 青 少 年 人 ， 不 讀 書 、 加 入 黑 社 會 、 賣 淫 般 的 墮 落 行 為 之 感 受 。 
作 者 對 這 兩 種 自 取 滅 亡 的 行 為 有 不 同 反 應 。 對 蛾 的 撲 火 行 為 ， 作 者 只 有 輕 歎 。 對 青 少 年 的 墮 落 行 為 ， 作 者 卻 感 到 震 慄 、 悲 慼 以 及 慚 愧 。 
另 外 ， 作 者 亦 分 析 這 兩 種 自 取 滅 亡 的 行 為 之 錯 在 何 處 。 對 蛾 的 撲 火 行 為 ， 作 者 認 為 蛾 沒 有 錯 ， 點 火 點 燈 的 人 也 沒 有 錯 。 對 於 青 少 年 的 墮 落 行 為 ， 作 者 以 為 錯 不 止 自 取 滅 亡 的 青 少 年 ， 更 應 該 負 上 責 任 的 是 社 會 和 成 年 人 。 
為 何 作 者 的 反 應 和 對 錯 判 斷 會 有 如 此 分 別 呢 ？ 我 覺 得 原 因 共 有 三 個 。 
第 一 ， 是 人 禽 之 辨 ， 亦 即 是 人 的 自 覺 。 人 不 同 蛾 ， 人 應 該 有 能 力 分 辦 什 麼 是 對 、 什 麼 是 錯 、 什 麼 有 益 、 什 麼 有 害 。 
第 二 ， 就 是 人 對 下 一 代 的 情 。 作 者 認 為 成 年 人 不 能 對 下 一 代 的 墮 落 冷 眼 旁 觀 ， 而 應 該 教 導 下 一 代 做 人 的 原 則 。 
第 三 ， 也 就 是 最 後 的 ， 就 是 作 者 作 為 一 個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立 場 。 作 為 一 個 教 育 工 作 者 ， 作 者 對 青 少 年 的 關 情 以 及 擘 情 是 非 一 般 的 。 
在 作 者 當 上 教 師 的 第 七 年 ， 曾 經 因 為 看 著 兩 位 學 生 走 錯 路 而 自 覺 無 能 為 力 ， 並 對 教 師 的 角 色 感 到 懷 疑 和 迷 茫 。 幸 而 ， 作 者 得 到 唐 君 毅 老 師 的 開 導 ， 認 清 自 己 的 志 向 ， 令 她 對 執 行 教 育 工 作 的 意 志 更 加 堅 定 ， 對 困 難 採 取 積 極 面 對 而 不 逃 避 的 態 度 。 
而 這 種 態 度 ， 可 從 作 者 對 蛾 的 解 決 方 法 ， 亦 即 是 蛾 需 要 進 化 當 中 可 見 一 班 。 雖 然 ， 我 認 為 作 者 實 在 不 需 將 蛾 的 撲 火 行 為 放 在 心 上 。 要 知 飛 蛾 撲 火 乃 自 然 生 態 。 這 種 昆 蟲 之 所 以 被 染 上 悲 劇 色 彩 ， 也 純 粹 是 文 人 筆 下 的 多 愁 。 但 我 仍 認 為 作 者 的 積 極 態 度 及 對 生 命 的 關 懷 是 值 得 我 們 學 習 的 。 
其 實 ， 一 個 人 的 力 量 固 然 渺 小 ， 任 何 人 亦 都 有 感 到 軟 弱 無 助 的 時 候 ， 甚 至 因 此 而 走 錯 路 。 尤 幸 人 在 世 上 並 不 孤 獨 ， 若 有 良 師 益 友 ， 定 能 從 迷 團 中 找 到 真 理 。 我 相 信 作 者 也 能 像 唐 先 生 解 救 自 己 一 般 ， 把 墮 落 的 學 生 解 救 。 
